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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记得自己人类图中有一条“无常”的通道，意思是我的人生比大多数人更无常，那些日常
琐碎的小事，别人做100次都不会有意外的事，就像买咖啡，前面10个人都顺利拿到，到
我便是：很抱歉，咖啡机坏了。拥有这个通道的我，确实经历了很多无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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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楚记得那天我一直窝在客厅赶ppt。居家办公对拖延症人士实在不友好，明明有接近三天
的时间准备，我却等到开会的前一天才开始打开电脑。看着会议时间开始倒计时，焦虑不
断涌上，为了缓解焦虑我播放着听了快五年的专辑，Arcade fire的《her》。室友早早回房
间睡觉，担心吵到她，我不敢播放太大声。




那个晚上，客厅里只有微微的音乐声，和我焦虑的敲键盘声。突然，外面传来像大石头掉
落的声音。我第一反应便是：有人掉下来了。




回想起来，这个反应悲观又冷漠，我没有第一时间去窗外看，而是继续敲电脑，但脑子里
开始浮现那期间看到的负面新闻。不久传来很痛苦的哭声，我下意识看了一眼时间，凌晨
12点15分。




我犹豫着要不要去窗外看，思绪从原本焦虑万分的“我该拿什么去开这个该死的会议”，慢慢
转变到——“我该花力气在做不完的工作上，还是在也许需要我帮助的哭声上？可是我有能
力去帮助别人吗？我连自己简单的工作都完成不了又怎么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呢，但我没有
行动没有尽力又怎么知道自己没能力呢，我在害怕什么吗？”




对自己的灵魂拷打了几分钟后，我走去阳台打开了窗户。顺着哭声，我看到隔壁栋一楼的
草丛里站着一个人——“也许她不是从楼上掉下来的”，我当时想——直到我看到旁边的树有
明显折断痕迹。住在9楼的我无法确认草丛里的她什么状态，也无法确认她身上的红色是鲜
血还是图案，只能确认她在喊痛，不断的重复着。




对面楼好几户人在拍照，楼下却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决定下楼看看她。




从听到掉落的声音到我下楼，只是二十分钟不到，但现在回想起，这里的犹豫却像是一部
正在播放的电影，直到那些拍照的人按下了暂停键。




下楼后，我发现她已经不在草地里，但也没听到她的哭喊声。担心她晕倒在哪的我开始在
附近寻找着。没走两步，我就看到一个很瘦小、裹着小毯子的背影，走路不太稳，头发里
还夹杂着树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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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还好吗？”我在她身后和她打了招呼。




她转过身，平时不看血腥电影的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身上有这么多血，整个外
翻变形的嘴唇、脖子都是血，顺着流到了衣服上。我没忍住的颤抖了一下。




“我在哪里？我好害怕。”




这是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。我问她是不是从楼上掉下来的，她说不知道。于是我带着她走
回我在楼上发现她的位置，问她是不是从这里走出来的，她说是的。我顺着那个位置往上
看，发现三楼的窗户打开着：




“这是不是你家？”我问。

“好像是。”她说。




我告诉她我们在小区里，并且告诉她我在家里看到的一切后，她还是迷迷糊糊，意识不太
清楚，然后说只记得自己喝了酒晕乎乎的睡觉了。我了解大概情况后拨通了120，并在工作
人员指导下观察她外伤情况。她脖子上有很大的出血口，也一直扶着腰。工作人员提醒我
不要轻易触碰她，也不要让她走动，担心有内出血或骨折，并提醒我要报警。于是我又拨
打了110，再一次和他们描述情况。




在等待救护车和警车时，她不断说很痛，为了转移她注意力我和她聊起天，也许能再掌握
一些信息告诉警察。聊天得知她是台湾人，刚从隔离酒店出来不久，前段时间刚飞来上海
没想到就碰上了封城。




救护车和警车都到位后，我以为助人为乐之旅即将告一段落。却没想到为我准备的无常，
人间的冷漠，正要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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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和救护车人员同时抵达了现场，我开始接受警察第一轮盘问。“你是谁，她又是谁？”我
一边回答着警察的问题一边看救护人员的处理，他们粗鲁的指令她自己坐上担架上，也粗
鲁的给她进行第一轮检查，在一旁的我没忍住吼他们：“轻一点！她刚摔下来的！你们让我
不要随意动她，怎么你们就能这么粗鲁。”




在这个特殊时期必须有手机里的核酸报告才能去医院，警察决定上楼帮她拿手机并且通知
她的室友们。我不断强调她是12点15分摔下来的，现在已经过去快半小时了，有没有办法
先让她去医院接受治疗，就算无法治疗是否能先将她送到医院门口。我提出一个又一个解
决方案，全被否决。“我们没有办法，按照规则办事。”




想起那段时间报道过没有核酸报告而被拦在医院门口，无法接受治疗的新闻，以为离我很
遥远的事情，就这么毫无预警的在我身上发生。虽然主角不是我，但那份无力感，我体会
到了。




等了好一会儿，警察拿了五部手机下来，却没有一个室友下楼。关于舍友不下楼的原因，
警察没有多说，恐怕也没有多问。我既有些困惑又很愤怒，这愤怒来自她室友们的冷漠
——虽然在她清醒时有提到过她刚搬进来，我猜想她们大概还不熟。愤怒还来自这该死的
疫情，一个从三楼摔下的人，躺在担架上的人，却没法第一时间去医院。




我替她接过手机，确认哪部是藏着关键的核酸报告后，再次看了一眼时间，凌晨1点了。也
许是疼痛也许是酒精，她被抬上救护车已经彻底昏迷。我不知道该不该就这么让她一个人
去面对，可是想如果是我躺在那里，我一定会希望有人陪着我吧。于是我和警察说：我陪
她去医院。




封闭一个半月以来，我第一次踏出小区居然是用这种方式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坐上救护车。
不得不说是有些兴奋的，但兴奋的下一秒，救护车的小哥和我说：




“你知道我们送了你过去，没办法送你回来吗？现在特殊时期你要自己想办法回来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能送我回来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救护车只负责运送伤者，你不是伤者。”

“可是你也说了特殊时期，你们不送我回来怎么办呢？”我反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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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确实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，在这个无法打车的封控情况下，我也没想过这个时期去医
院是多危险的一件事。我家里还有室友，还有狗狗，万一我感染了新冠怎么办呢？当下的
绝望，可能只有在上海经历了这次封闭的人才能理解。




车大概开了十几分钟，还没来得及多想，我们便到医院了。




临下车前，小哥给了我专业的防护口罩：“搞不懂你，这么危险的时期还陪陌生人来医院。”




我接过口罩，只说了谢谢。我只觉得眼前的女孩子需要陪伴，哪怕是个陌生人，我也不希
望她一个人去面对这些。危险是一回事，但我愿意。




到了医院以后，我和护士再一次交代这位女孩子的情况，几点摔下，伤势如何，几时开始
昏迷。平日里的我是个非常迷糊的人，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我意外的清醒。




交代完情况，护士边不耐烦的打电话喊值班医生出来，边询问我：“你是谁？”




“隔壁栋的，我不认识她。”




“隔壁栋？好心人啊？这年头还有你这种人吗？”她打量着我。我沉默，接不上话。




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个医生围着一位伤者，因为她伤及到的部位并不少，但她又处在昏迷状
态，基本与伤口相关的医生都出现了。印象比较深刻的有骨科、牙科、整容科三位值班医
生—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牙科也需要有急诊，需要有人值班。




每位医生都很负责的进行一轮检查，检查后就是数不尽的挂号，我拿着厚厚一沓单子跑去
缴费，因为她关键的第一步是CT，需要排除内出血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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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急诊室人手不够，你和护工一起推她去CT室吧。在另一栋楼里。”




护士话音刚落，救护车的工作人员在旁边说：“这怎么行，这是我们的救护车的床，你得先
还给我们。”




他们在争执着，我又一次没忍住怒吼：“现在这个时刻到底谁更重要！”说完我就让护工带
路，把她推走了。




CT室并不近，床也比想象中的难推，推了一半路程我已经有些出汗。我看着昏迷的她，突
然觉得她的命似乎就在我手上。“万一她就在我眼前死了怎么办？”想到这个我又加快脚步。
我小小声的喊了她名字：“佩佩，再坚持一下。”




到了CT室再次碰上人手不够，医生让我把她抬到台子上，我赶紧哀求护工帮忙。成功抬上
后，再帮她把身上的金属物一点点卸下，卸的时候沾到了她的血，但并不害怕，只想着我
们终于开始第一步的检查了。




CT结束后，护工默默在门口等着，帮我一起推到了急诊室。最开始接待我的护士看到我回
来了，告知我接下来需要做的检查和伤口处理，又是厚厚一沓单子，又是跑去挂号、缴
费、找医生，再经历了抽血、插尿管、缝针。在这些过程中，我不记得自己回答了多少
次“你是谁”这个问题。每位医生护士知道后都有些诧异。




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负责缝针的那位医生。缝针需要她本人同意并签字后才能进行，医生走
过来让我想办法叫醒她让她签字。我说她现在不太清醒，偶尔醒一下又晕过去了。她现在
的情况怎么可能签得了，我甚至怀疑她不知道自己在医院里。




医生很冷漠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叫醒她。”我明显感觉到旁边的护士都倒吸一口凉气。我说我
叫不了。




“你能签吗？缝针过程出了什么事你能负责吗？你以为你担当的起是吧？”




“那你要我怎么办！我只是一个住在隔壁栋的人而已！我就是叫不醒她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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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带点哭腔。我只是想陪着她而已，但我也确
实没法去承担更多的责任了，我有些害怕了。




在我们争吵的过程中，一位医生推门而入喊：“这支笔你们用不用的？我这边有家属要签死
亡通知书。”




原来这么大的医院，会差我手上这一只笔去签这样的文件；原来在我们争吵这一分钟里，
外头刚有人离开这世界。




旁边的护士说可以让她指纹盖章，盖章前确保有人和她说明接下来需要进行的事就可以
了。那位冷漠的医生看着我说：“告诉她，快点。”没想到在这时候女孩醒了，我赶紧告诉她
接下来要缝针否则无法止血，需要她指纹盖章同意。她似乎没听懂我说什么，但她看着
我，点了点头。我感到被信任，终于我抬起她的手完成了盖章。




她的伤口比较深，加上口腔内也有伤口，缝了快有一小时，至少我的感觉是。我需要全程
抬高她的脖子，否则医生不好处理。这个过程是那天晚上最漫长最难熬的。我没办法看着
这个过程，边抬着她的脖子边扭过头去。她在打麻药的时候疼醒了，叫的非常惨烈。我没
忍住哭了，原本就泪点低的我再配上这个声音，实在太心疼了。我不断的抚摸她的头，希
望能安慰她，告诉她忍一忍，马上就好。缝针的过程也伴随着她的哭喊声，缝没多久她安
静了。




“她估计又昏过去了，是好事。”医生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，但他说得没错，确实是好事。在
缝针的过程中我再次接到警察的电话，询问我女孩子情况如何。那时候CT结果已经出来
了，骨科医生说她腰椎骨折情况不乐观，需要联系她家人或者朋友。我告诉警察拜托他们
帮忙联系，结果又再一次听到“我们无能为力”的回答。接着他们问我：“你打算帮到什么地
步才收手呢？”




“那你们又什么时候愿意接手呢？”

“你知道你没办法一直帮下去对吧？”警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

“我知道，但我在尽力。至少现在我还不能走。你们联系不上她家人，那我自己想办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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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沉默了一会儿说，因为我救了台湾同胞，所以他们会等我处理完医院的事后送我回
家。那如果不是台湾同胞呢？他们还会送我回家吗？他们还会关心这位伤者吗？他们还会
关心我吗？




我不敢细想。




那位冷漠医生听完我的和警察的电话后，大概猜到了我们的谈话内容。他边缝针边说：“小
姑娘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我知道你很想帮她，但你连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清楚都不了
解，值得你这样去帮她吗？再乐于助人你也要先保护好你自己。有些事该撒手就撒手，别
管那么多。”




我说：“我现在撒手后有人管她吗？她会被怎么处置呢？她还有这么多针没有打，报告没有
拿，你们会管吗？”




医生说：“没人照顾的患者我们会走应急通道，只要这个人是活着的就行，但其他我们不会
管的。”




“是阿，所以她现在有我在照顾着。”




缝完针医生再次很认真的劝我：“把她交给警察，以防万一。”我说：“谢谢你我会的，但不
是现在。”




我确实不知道这位女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不管是好人，坏人，所谓的烂人，都应该被
爱，都值得被善待。很希望这些冷漠到我这里为止，很希望能在我的能力范围内，最大程
度的让这些冷漠变成温暖，传递出去。我并不希望别人去走我走过的路，哪怕是个陌生
人。




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十分的冷漠里留一分温暖给需要的人，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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缝针后我陪着她在急诊大厅等待着输液。在等待的半小时里，我看到从抢救室里推出一个
黄色装尸袋，后面跟着两位脸色凝重的中年人，也许袋子里那位是他们的家人吧。我微微
地鞠躬，心里默念一路走好。看了下急诊大厅，大部分人都没注意到这个袋子，大部分的
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苦恼着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我能做的，也只是鞠躬。




在她成功输液后，我翻出她的手机，用她手指解开手机之前，我在她耳边说：“抱歉我要打
开一下你的手机，我需要联系你的家人。”




她的微信置顶就是家人，我点开她妈妈的聊天框，从画面显示的内容来看家人都在台湾，
我在对话框里简单描述了女孩的情况并留下我的手机号码，告诉他们请联系我。那时候是
凌晨五点，我想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复了。




我走出急诊大厅， 坐在了医院门口的花坛上，才意识到自己这一整晚没坐下来过。我的身
体疲惫到极致，抽烟时手臂也在发抖。我给警察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我给女孩家人留了我
的联系方式，也给医院留了一个，希望他们能先送我回家休息，等她家人回复后再看看怎
么处理。警察说：“麻烦把我们的电话也留给医院吧，局长说要送你回去让你好好休息，剩
下的交给我们。”




也许我真的该交给他们了，我也该相信他们。




在我准备走的时候女孩清醒了，她很诧异的看着我说：“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是你一直在陪我
吗？”她不敢相信。我告诉她的伤势，也告诉她联系了她家人但还没回复。她不断说谢谢，
我说但很抱歉我现在要回家了，需要我的话可以联系我，我就住在隔壁栋。然后给她留下
我的手机号。




来接我的警察大概只是听领导安排，并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，也好，终于遇到一个不会审
问我的警察了。我坐上车，像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似的，好奇的看着窗外。




两个月以来，我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上海，太阳刚出来，照亮了这个满是垃圾的城市。鸟儿
在马路上找吃的，人类关在家中，我坐在警车里。开到静安寺的时候，我每天回家都路过
的建筑物，它变得很陌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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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开门，我的狗狗异常兴奋的来迎接我，这是封城以来我离开他最久的一次。我在客厅拿
了一大包抗原，急冲冲回房间脱掉所有衣服去洗澡。躺在床上的时候已经早上六点多了，
浑身无力的我还是发了消息给室友，坦白自己去过医院会进行自我隔离。




我看着天花板想，也许这是一个选择善比恶要艰难的时代，但我希望自己有能力，一直选
择善良。




那天睡不到三小时就接到女孩家人的电话，听出来很着急，她家人说一直联系不上她。我
安抚他们的情绪也交代了情况，至少在我走的时候女孩情况是稳定的。因为封控原因我没
法再去医院，和她家人结束通话后我就联系了警察，希望他们能跟进一下女孩情况，后来
他们很负责任地联系上医院，也联系了小区居委，不断和我汇报最新情况。最后女孩在和
医生沟通后，决定回家休养直到上海解封回台湾治疗。




在上海未解封前，我们在小区见了一面，为了归还当时帮她卸下的耳环戒指。她走路有些
不稳，脸也还是歪的。她说每天都在吃止痛药然后睡觉。她一直以为我那天是碰巧路过救
下她，我说我是在家里听到声音后下楼的。她不断感慨：“我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。”我强忍
着压抑着自己不哭出来。




五年前我的朋友跳楼自杀，在那之后，很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“拯救者”，我知道我救不回他
了，但我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“拯救”他人。女孩的这句话让我觉得，我做到了。




那晚之后我不断做噩梦，梦到浑身是血的她，梦到她在缝针一直抓着我，梦到警察和医生
围着我质疑我。我能理解每个人的不同，但直面这些人性冷漠时，还是需要时间去消化。
在缝针医生质问我的时候，确实有那么一刻动摇，好人真的有好报吗？




没有好报又如何呢，忠于自己，不被影响。




前几天写这篇故事的时候看了下她朋友圈，已经回到了台湾和家人一起。

*本故事来自三明治“短故事学院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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